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女投资人魏萌突然离世，让神秘的“精神控制类”课程露
出冰山一角。 就在大众对课程内容议论纷纷之时，知名编剧李
亚玲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两万字长文，揭秘了“精
神控制类”课程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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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控制课程”前教练
现身说法揭骗局

李亚玲在媒体供职时，曾参与
过调查此类课程，更亲历了所谓的
“强力突破”环节———因有恐高症，
她平时四楼以上不敢上阳台，但导
师强制要求她必须完成从高空往下
跳跃的自我突破。在所有学员围观
并“绑架”（她不跳所有学员不能
下课）的巨大压力下，犹豫多时，最
终被迫一跃而下。虽然有保险绳，但
对于一个恐高症患者来说，依然引
发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人一落地，就
瘫软在地，脸色苍白，浑身冷汗。万
幸，她没有严重的心脏病，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
因为亲历，她更明白这类课程

的可怕之处。在她看来，这类课程就
是一种赤裸裸的“精神传销”。

作为这类课程曾经的从业者，
乔叔（化名）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早些年北京这类平台很多，”

乔叔告诉晨报记者，“就广渠路这
一条街上，就有 17家平台！每家平
台课程内容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
还暗中互相倾轧、打压。”
乔叔所说的平台，一直也没个

统一名称，多数人称之为“精神控
制类课程平台”，或者“教练技术课
程平台”。乔叔早先在平台做学员，
后来自己当起教练，索性又开了个
新平台。三四年前，他关闭平台，开
始热心参与反精神控制组织的救助
活动。
“这些课程不管叫什么名字，

基本都分三个阶段。”他介绍，“每
个阶段让学员达成一个目标，每个
阶段也都有不同的口号。”
以下一一列举：
第一阶段：认识自己，或者说觉

醒。内容比较浅显，大体是要发现自
己身上的毛病和不足。这一阶段口
号：没有对与错，我是一切的根源。
第二阶段：改正问题，突破自

己。学员在这个阶段会被逼迫做自
己讨厌或者羞于去做的事。这一阶

段口号：管他X的，豁出去。
第三阶段：要赢，要改善一切，

并将一切改变化为习惯。这阶段的
口号：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其实你要认真对照三个阶段

的目标和口号，就会发现这些课程所
暴露出的价值观混乱、虚无和功利等
问题。”乔叔在电话里叹了声气。

大约 8 年前，有朋友推荐乔叔
去上某平台的“教练技术课程”。
“到了 2014 年，把全部课程上

完，前后用了小半年。”如今回想，
“我当时肯定被洗脑了，但那会儿
确实觉得有收获。想把这种收获带
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的人生变得更
好。”毕业以后，他和一家平台合
作，做起了教练。“这课程的本质其
实就像德国电影《浪潮》一样啊，就
是对人采取一种精神控制。”
深信自己可以帮助更多人的乔

叔在培训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问
题。首当其冲的一个就是———男女
关系混乱。“任何这类平台课程里
没有不出现出轨或者离婚情况的，
之前有个东北姑娘来向我求助，说
她本来就快结婚了，但男朋友参加
了这课程，和一个中年离异妇女好
了。课程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你
说这事儿怎么弄？”
此外，怀着提升自我目的而来

的学员，走出课堂后经常发现自己
事业没变好，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糟
糕。“事业没变好，因为你已经失去
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乔叔说，“人
际关系出问题是因为什么呢？我们
课程里有个环节，就是当面指出你
的问题。但这种指出不是善意的，而
是指责、攻击。当你习惯了这个环
境，回到社会之后看谁都不顺眼，觉
得谁都一身毛病。”
乔叔陷入自我怀疑了，他后来

才意识到，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课
程内容本身。

乔叔说，“做教练最要紧的本
事是什么？就是营造氛围，把学员带
到情境里来。”这就需要借助灯光、
音乐以及很多精心策划设计的互动
环节，让他们一步步走进来。这过程
中，还要依靠助教和义工的帮助。很
多时候，助教他们内心也是懵的。
“我们有个互动环节，是‘回应’场
面。其实一、二阶段都有，但二阶段
更狠。学员一上来就是被骂，为什么
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要把他们捧
得很高，这就是个心理游戏，设计好

了就要执行。”
这些助教问乔叔，“怎么骂呀？

也不了解人家的缺点是啥……”
“不需要了解具体的人，只要了解
人性就行。”乔叔告诉记者。
“人性都是一样的：你肯定做

过自私的事情，那么说你自私就没
错；你肯定说过假话，那么说你虚伪
也对。同样的，我们还可以骂你冷漠
等等。”最关键的一点是，开骂的那
个人要相信被骂的人一定有这些弱
点。“一旦自己信了，声音中的底气
也不一样了。声音一定要大，劈头盖
脑地砸下来。有些学员听了就崩溃
了，他们觉得自己最糟糕的一面被
看穿了，破防了。而且要不停地骂，
一圈人围着骂，让这人的脑子失去
逻辑和理性。”

但骂的时候也要注意把控尺
度，一是不能把人骂爆了甚至骂跑
路了；二要留心下学员的身体状态。
乔叔强调，他的本意是好的，想

通过课程让学员有所提高。但像这
样精心编排一场戏，一切按照剧本
执行，只有学员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又让他觉得隐隐愧疚。“除了手段
不道德，各类平台还会偷换内容概
念。很多类似课程会打着提高领导
力的旗号，但我上MBA的时候学
过麦克斯维尔的 《领导力 21 法
则》。人家是真正在讲领导力，我们
所讲的领导力全部在为平台利益服

务。比如麦克斯维尔讲‘信任’，会
告诉我们领导的哪些行为方式会失
去下属的信任，但我们的课程里讲
‘信任’不讲这个，而变成‘你要别
人信任你，就要先信任别人，比如你
的团队、同学、死党和平台等’。”
乔叔暗中观察多年，发现有三

类学员最不容易被洗脑：教师、律师
和医生。“尤其是教师啊，你跟他们
说‘没有对和错’，他们会反问你，
‘怎么能没对错呢？’所以知识越丰
富，就越不容易被洗脑。”乔叔发出
感叹。

认识到自己当年的错误，乔叔
这几年积极和反精神控制组织合
作，一同救助那些已经“积重难返”
的学员。
反精神控制组织是一个网络组

织，在 2016 年初成立，最初有 60
多名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共
同点在于：身边都有至少一个亲人
或好友深陷教练技术课程迷雾之
中。这些年，他们已经发展成一个数
千成员的大群，群名就叫“反教练
技术群”。这是一个大型网络互助
团体，目标就是击溃一切以教练技
术为首的精神传销组织。

沈澄（化名）是群里一名志愿
者，他是在自己的一名好友和一名
师弟双双被教练技术课程拖下水
后，下决心加入了这个互助群。过去
几年里，“反教练技术群”的成员们
驻守在知乎、贴吧等网络阵地，搜集
各类证据和材料，为受害者提供咨
询服务。“来找我们的人分两类心
态；一种求解脱，一种想复仇。”沈
澄承认，“当学员进入第二阶段训
练后，就很难回头了。最行之有效的
办法，就是模仿戒毒程序。让家里人
把他们软禁起来，如此过一年半载，
也许当事人才会有所醒悟。”

在沈澄印象里，加入“反教练
技术群”的 5 年间，他们针对各类
精神控制平台的报警和投诉次数不
下千次，但都如同石子投进了大海。
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上的盲

区客观存在，因警方、工商局以及教
育部之间职能分割所致。而且，这是
一种相对隐秘新型的事物存在，监
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
由于难被定性、难以取证等原

因，虽然精神控制类课程传入国内
已近 20年，至今仍鲜有被取缔的。
这些年，仅沈澄一人对接过的

受害者就达几百人。最近找到他的
是一名男学员家属，这名男学员去
年上课，家人多次劝阻未果。到今年
6月，已经花费了 4、5万元学费。
“我们每天都面对新的悲剧，”

沈澄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
论，有两类人群最容易被此类课程
毒害。“一种人妄想暴富，很大一部
分学员来自金融行业，他们怀着结
识更多人脉的心态而来；另一种人，
则是想通过学习一点心理学知识，
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人生的所有问
题。说到底，这两种人都是受了自己
的贪欲驱使。”

驾培市场按往年的规律，元月至 3 月是
传统意义上的招生旺季，但受疫情影响，2、3
月份企业处于停工停业状态，从复工到 8月
底，行业的招生数据比往年降了近 40%左右
的市场份额。企业复工以后，一季度的亏损给
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4月至 8月由于
资金链不足，生源没有完全释放，学车的学员

却寥寥无几。培训业务下降，驾校的 80 多辆
教练车的空置率较高。据莘铭的老总刘亮表
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企业已经在亏损状态
中经营，急需维持企业员工的正常薪酬及企
业经营中的基本经营成本，为了生存和发展，
企业只能在加大宣传、学费优惠、生源拓展方
面下功夫。同时企业也借助政府出台的一揽
子降成本政策，来推动业务的复苏。疫情之
后，面对生源萎缩的情况下，企业全体人员基
本上在维系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及
增加工作时间等方式，赴街头、社区、单位及
利用一切资源扩大企业宣传，努力为企业增
加生源，在企业各个运行环境中，尽量实行了
一人多岗，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尽量减少企业
的运行成本。

(李 丽)

疫情下的莘铭驾校

上海莘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简称：莘铭驾校）是上海市的一家驾
培行业的老企业，老企业碰上新问题，面
对新冠疫情这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驾校
迎难而上，努力前行，在政府的推动下，
破冰发展。

警方在某精神控制类课程现场调查取证 /受访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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